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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有此声
——张书旂花鸟画中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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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基（1945－2001），广东南海人。197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

1983年调入广东画院。其代表作有《烽火少年》《步步高》《停泊游艇的码

头》《草滩上的龙骨》等，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深圳关山月美术

馆等机构收藏。创作于1977年的油画《烽火少年》是其革命历史题材的代

表作，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

林宏基的油画融合了学院派扎实的造型功底、印象派灵动的光色表

现，以及东方美学意境，在写实与诗意间找到了独特的平衡。这幅《烽火少

年》正是其创作理念的鲜活呈现。

画面以战地黄昏为背景，3位八路军骑兵战士勒马伫立，硝烟弥漫的远

景与野花盛放的近景形成强烈对照。中央骑白马的年轻将士，眉宇间透着少

年的英气与坚毅，他身系军号，上面的红绸随风飘扬；右侧战士侧身回望，腰间军

号在光影中闪着胜利的曙光；三人三马错落有致，构成稳定而富有动感的三角构

图。远处部队隐现于烟尘之中，前景几株金黄野花在战地泥土间傲然绽放，既点

明了战斗间隙的片刻宁静，也暗喻着青春生命在战火中的顽强生长。

作品在技法上兼具苏俄现实主义的厚重与印象派光色的灵动。人物

与马匹的造型扎实准确，骨骼肌肉结构分明，军装质感、马鬃肌理刻画入

微；军号、步枪等细节以凝练的笔触带出金属与木质的不同材质感。

色彩上以暖褐、土黄为主调，硝烟的冷灰与人物军帽的深蓝形成鲜明

对比，白马在逆光中通体透亮，黑马则隐入深沉的暗影，一明一暗间光感跃

然画布。笔致奔放洒脱，近处野花以率意的点彩挥洒而成，远景战士与马

则以模糊虚化的笔触推远空间，虚实相生间尽显“诗中有画”的东方意趣。

《烽火少年》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血腥与沉重，而是将革命主题升华为

一曲青春与理想的赞歌。少年号手明亮的眼神、挺拔的身姿，以及战地野

花的勃勃生机，共同传递出烽火岁月里年轻战士的蓬勃朝气与革命精神。

林宏基将写实造型、光色表现与东方诗意融为一体，在宏大的战争叙事中

捕捉人性与青春的微光，既承载着时代的精神印记，也以诗化的艺术境界

赋予作品绵长的感染力，成为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油画中兼具思想深度与

艺术高度的经典之作。 （张樵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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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落幕，紧绷多年的学子终于迎来松弛时刻。旅

行、聚餐、重拾搁置已久的爱好，各式各样的解压方式成

了大家放松的途径。

在几百年前，有一群考生在放榜之后，也有一场专属

“毕业饭”，以此庆贺。那场雅宴，据传被明代画家谢时臣

画进了《鹿鸣嘉宴图》。

有学者认为，鹿鸣宴脱胎于先秦乡饮酒礼，始于唐

代、盛于明清，是乡试放榜后，地方官员为新科举人专属

筹办的贺宴。宴席有着固定流程，行酒礼时，要唱《诗经·
小雅》中的《鹿鸣》之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

宾，鼓瑟吹笙”，宴会也由此得名。鹿群呼朋引伴，隐喻朝

廷礼贤惜才；而“鹿”又谐音“禄”，含蓄寄寓学子登科入

仕、前程可期。古人将功名期许藏于礼乐诗文，尽显文雅

厚重的治学底色。

画家作画布局，始终紧扣鹿鸣宴主题。画面择取清

幽溪畔为场景，修竹、芭蕉、山石错落掩映，简淡墨色铺出

临水雅致意境，贴合文人雅宴的清贵气质，为整场登科嘉

宴铺垫出从容恬淡的氛围。

画中 3头鹿是点睛之笔，精准呼应《鹿鸣》诗意。一

鹿引颈长鸣，一鹿低头觅食，一鹿漫步饮水，动静错落、呼

应成趣，生动诠释诗中群鹿和鸣、贤才汇聚的意象，也暗

喻学子寒窗得成、顺遂登科。席间摆放的爵、豆等传统礼

器，则清晰显示这场集会是恪守礼制的官方庆典，而非寻

常山野闲聚。

筵席的丰盛程度、吃喝的具体细节，不是画作的描绘

重心。画家的笔墨落点，始终聚焦众人环坐歌咏《鹿鸣》

的鲜活场景上。竹蕉浓荫之下，蒲席平铺，6位雅士席地

而坐，姿态错落有致：有人抚琴，指尖轻拨；有人吹笛，气

息悠然；有人鼓乐，神情专注……众人其乐融融。画家以

灵动利落的线条勾画人物衣貌，精准捕捉到古代读书人

温润谦和的风骨。登科的欣喜全化在从容姿态里，不见

半点浮躁骄矜之气。

十年寒窗终得登科，鹿鸣宴是对学子多年苦读的郑

重嘉奖。礼乐陶冶心性，诗文涵养气度，将金榜题名的狂

喜沉淀为庄重克制的成长仪式。古时举子以吟诗、抚琴、

论道会友的风雅方式庆贺，喜悦藏于礼仪之中，内敛沉

静，却自有千钧分量。

时至今日，尊师重道、潜心向学的内核从未改变。毕

业庆祝，不必追求物质堆砌的狂欢，不妨与师长同窗小聚

闲谈，感念一路相伴，从容奔赴人生新程。心怀感恩、砥

砺前行，守住纯粹的求学初心，方能让绵延千年的文脉代

代相传。

“我是唯美派画家，我相信这世

间有一种永生之美。”花鸟画家张书

旂的这句话，为理解他的艺术世界提

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他一生以花

鸟翎毛名世，所画花木禽鸟清丽明

净、华滋生动，仿佛总有一种不随时

代动荡而消散的生命之美。然而，这

种“永生之美”并非远离现实的清赏

之趣。在张书旂那里，花鸟既通向自

然，也通向故国；既承载审美理想，也

寄寓时代情怀。

近日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

举办的“故园有此声——张书旂艺术

研究”展览，正是从作品、文献与空间

叙事来呈现这位现代花鸟画家的艺

术创造与精神归程。展览汇集张书

旂 105 件原作和画稿，同时呈现相关

文献、生前用具、影像资料、出版物

等，通过“飞羽和鸣”“素粉含章”“羽

信万里”等单元，梳理其翎毛写生、白

粉技法、图像符号与国际传播的多重

价值。展览入选 2025 年全国美术馆

青年策展人扶持计划项目。

张书旂 1900 年生于浙江浦江。

早岁受家学陶染，后入上海美专学

习，接受西画训练，又自学花鸟，取法

任伯年、王一亭诸家，并在写生中逐

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面貌。毕业后他

先后任教厦门集美学校、南京中央

大学等校。张书旂与徐悲鸿、柳子

谷并称“金陵三杰”，又与潘天寿、吴

茀之、诸闻韵、张振铎成立美术社团

“白社”，主张在继承传统笔墨的基

础 上 探 索 中 国 画 之 新 路 径 。 他 曾

说：“我心中的画家，是古代大师的

手和现代人的心。”这句话几乎可以

视作张书旂艺术创造的自我注脚：

所谓“古代大师的手”，是对传统笔

墨、造型法度与文人气韵的承续；所

谓“现代人的心”，则是以写生精神、

时 代 感 受 和 开 放 视 野 重 新 观 看 自

然。他的花鸟画因此既不失古意，

又不囿于旧法；既有中国画的笔墨

气韵，也有现代视觉中的明朗、鲜活

与开阔。

故乡的山水草木、庭院禽鸟，构

成了他最初的视觉记忆。他画鸟，不

只求羽毛、爪喙之似，更重视飞翔、栖

止、顾盼、相守之间的生命情态。他

笔下的禽鸟，常有清新灵动之气，一枝

一叶皆含风声，一羽一喙皆有生意。

花鸟画在他这里不只是案头清赏，而

成为观看自然、体察生命的方式。

张书旂曾说“用白粉之法与墨相

同”。白粉在传统绘画中容易流于敷

饰，若用之不当，便显甜俗；而在张书

旂笔下，白粉被转化为一种参与造

型、设色与气韵经营的绘画语言。它

可以分浓淡，见干湿，寓轻重，与水墨

相互映发。花瓣的明净、禽羽的光

泽、枝叶间的层次，都在粉墨交融中

生成。展厅中完整放映了美国导演

翁万戈于 20 世纪 40 年代为张书旂拍

摄的中国画创作纪录片，从中可见他

如何以墨粉入画。世人称张书旂为

“白粉主义”画家，著名画家唐云称其

为“开派画家”，皆因他在 20 世纪中

国画现代转型进程中开拓出了独具

个人风格的花鸟画语言。

张书旂的可贵在于他没有将艺

术止于个人风格。他将艺术之美与

抗战精神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抗战

是锄去丑恶、谋取光明的事业，而一

切表现美的创造，也与这样的精神方

向相通。由此可见，张书旂的花鸟画

并非逃避现实的温柔乡，他笔下的清

明、生意、和平与尊严，正是对战争之

丑的另一种抵抗。

抗战时期，名将张自忠殉国后，

张书旂历时数月创作近百幅作品举

办筹款展览，将义卖所得用于设立

“张自忠奖学金”，以艺术之力慰忠

烈、励后学。此后，他创作巨幅中国

画《世界和平的信使》，即《百鸽图》，

赠予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白鸽在

他的笔下，不再只是温柔的自然意

象，而成为战时中国人民呼唤和平、

反对侵略的视觉象征。

赴美之后，张书旂通过展览、讲

学、书画艺术技法展示等方式传播中

国画，将售画所得 50 多万美元汇回

祖国支援抗战，并资助因战争受困于

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他的艺术也由

此 进 入 北 美 公 共 文 化 视 野 。 1942

年，张书旂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

物馆举办个人展览，时任馆长、策展

人怀特在序言中评价其艺术“诉说

一个新的中国的前景、勇气、自由、

美丽和心声”。这并非停留于异国

趣味的赞叹，而是海外观众通过中

国 画 理 解 中 国 精 神 的 一 次 重 要 契

机。1943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地》作者赛珍珠谈及中国绘画的

发 展 时 写 道 ，在 张 书 旂 的 画 作 里 ，

“人们可以看到自信、平静与坚忍”，

也可以看到“古老中国的美”。这一

评价极为深切。它说明张书旂笔下

的花鸟并非柔弱之美，而是在清丽

中 含 有 坚 忍 ，在 静 穆 中 蕴 藏 力 量 。

1944 年 2 月，俄勒冈州波特兰博物馆

举办张书旂个展，当地报纸《俄勒冈

日报》在社论中写道，观众将通过他

的画作和他本人，更好地理解中国

人民的未来，以及“出自他们的心灵

和双手的价值与美”。张书旂的北

美之行并非孤立的个人展览活动，

而是在战时国际援华、东西方文化

交流与中国艺术对外传播之间展开

的一次重要实践。

1957 年 7 月 10 日，病中的张书旂

在美国写下绝笔信：“兄死无足惜。

惟祖国新兴气象不能一睹，家人不能

最后一别，老母不能送终。”寥寥数

语，既有游子临终的沉痛，也有一位

中国艺术家至死不移的故国之念。

“故园有此声”，是花木含情、禽

羽和鸣，也是丹青万里、终有归程。

张书旂相信世间有一种永生之美，也

以一生证明，真正的美从不只是个人

心性的安顿，也可以成为照见时代、

通向世界的力量。他承续笔墨，回应

时 代 ；以 白 粉 开 新 境 ，以 飞 羽 寄 和

平。今天我们走近张书旂，不只是为

了重识一位现代花鸟画大家，更是为

了从他的艺术与人生中，看见中国画

走向世界时所应具有的根脉、气度与

心声。

（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青年策展人）

红花翠鸟（国画） 35.5×28厘米 1956年 张书旂 浙江美术馆藏


